《赤子情怀，匹夫担当》
——张胜利书评之“我读梁晓声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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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张载
我一直深信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，如果拥有一份心系苍生的赤子情怀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，就一定能永葆创造的活力和激情，拥有一个高尚多彩的人生。
我手中捧读的这本书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1月版）是著名作家梁晓声以宏大视野，深邃洞察家国人生的一部力作。包括“砥砺前行的中国青年”、“君子大国任重道远”、“尘世中疼痛的灵魂”、“剥开坚硬的人性内核”、“人生的尺度”、“在人间”等六部分。52篇文稿既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全景式深邃思考，也有对个人心路历程的深情追忆，堪称经典。在这部书里，他用坦率的笔调、敏锐的声音、睿智的思想直面社会现实，鼓励当代青年告别困惑，展现人性在逆境中的亮光，在浮夸与喧嚣中坚守理想和信仰，做有良知、有担当的中国人。
他不仅这么写，这么说，而且这么去做了！
提起梁晓声，众所周知，与共和国同龄的他有过知青经历，因为小说创作的成功，被誉为“知青文学”的代表性作家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现实，梁晓声认为小说创作已不足以直抒己见，所以开始非虚构写作，陆续写下了《九三断想》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郁闷的中国人》《中国人，你缺了什么》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《真历史在民间》……变化的是身份，不变的是责任。在他的身上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“有良知，有担当，以家国天下为己任”的梁晓声。他说：“我用非虚构类文体来尽量直接地说出我对这个时代的感受；用虚构类作品强调理想和人性更应该是什么样的，以实践我对于一个好社会总体状态的期许。”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”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治平天下的理想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。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，一定要超越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经验，对国家、社会投以关怀，让行动迸发出改变社会、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能量。梁晓声说：“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，焦虑的社会，你可以看看互联网上，是谈问题的人多，还是图宣泄的人多？理智的人多，还是狂躁的人多？我个人对我们国家常常有很大的忧虑。许多问题如果我们不在当下抓紧去解决的话，那新的问题和老的问题会积累得越来越多。就像谈改革，这恐怕是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谈非文学的问题时，始终在谈论的问题。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像我们这种人一定要大声地、反复地强调改革、改革、改革。
[bookmark: _GoBack]谈到中国之将来，在《我相信中国的未来》里，梁晓声说，将来既曰将来，比之于现在，中国总是要多少再进步一些的。即使我肯定活不到比“现在”现代起来的将来，我也坚信它的不可阻挡。我坚信，在未来的30年，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——中国是一个“庞大的经济体”；我坚信，在未来的30年，海峡两岸必将实现统一；我坚信，在未来的30年，世界上某些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怨将逐步化解，对于我们地球家园共同的忧患意识，将上升为人类共同的“课题”……在他看来，未来的中国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。
梁晓声解读中国现实中的各个热点，提出应对现实问题的一种思路，力图为人们立足社会寻找启示。他善于借身边人、身边事的细微末节，来针砭时弊。他写一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法国父亲，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，对别人太不公平，自个儿根本没法开得心安理得。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，那就是：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“心安理得”，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？这需要中国的许多父亲，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，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某些言行中。读后，不得不佩服梁晓声的理解力和洞察力。
生活中的梁晓声低调、充满温情，但在争取公权力上，他是个斗士，声色俱厉、直言上书。他将目前之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照，认为一个正在富强起来、进步起来的中国是不容怀疑的。有一种思潮认为今不如昔，“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，知识分子良知要求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态：事实绝非那样。”但历史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有不少国家，恰恰迅速地衰败于物质财富丰富了以后，典型的例子是古代“大罗马帝国”。读来让人警醒不断。
梁晓声的随笔，充满了浓厚的悲悯情怀，以及一个有良知作家的社会责任感。在这喧闹浮躁的世界里，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，依然满含深情地关注最底层人物，关注社会，关注人性。
比如，梁晓声说：
“爱情”若不走向“婚姻”，必不是完美的“爱情”。天下有情人当然不可能全都终成眷属。但从一开始就排斥“婚姻”目的之“爱情”，成分是可疑的，起码是暧昧的。甚至，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。
没有任何责任感为前提的男女性关系，不是“爱情”，充其量是“爱”，甚至可能仅仅是“性”。
渥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安娜时，正如时下许多男士女士们所言的那样——心中像被电击中了似的，安娜心中当时有同样的感觉。这是异性相吸现象，这现象在生活中频频发生，这是“爱”的现象。
当安娜坠入爱河以后，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。她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，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。这时，“爱”在安娜心里，上升为“爱情”了。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“爱情”负起“婚姻”的责任。她自己能做的，她已做到了。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，他要的只不过就是“爱”，而且获得到了。责任使他厌烦透顶，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，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……
渥伦斯基“爱”安娜是真的。
安娜对他的“爱情”也是真的。
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——安娜要有责任感的“爱情”，它必然与“婚姻”连在一起，成为完整的要求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“爱”，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。连安娜为他们的“爱”而毅然离婚，在他看来都是愚蠢的、不明智的。
……
当今世界，“爱”在泛滥着，使“爱情”更需谨慎，更面临危机，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。
一个现象是——某些大谈“爱情”至上的男士们，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“爱”。“爱”当然也是美好的，其美好仅次于“爱情”。男人宁多多益善地要没有责任前提的“爱”，并且故意将“爱”与“爱情”混为一谈向女人们娓娓动听地尽说尽说，证明着男人们在起码的责任感方面毫无信心。这是一个男人们为女人们预设的圈套。他们的种种“至上”的论调，说穿了，其实是他们贪婪而又不愿付出的需求“至上”。
但另一个现象是——渐多起来的女人们，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。她们以自己为饵，钓男人们的钱财。她们一谈起居家过日子的平凡生活，委屈而牢骚满腹。仿佛平凡的家庭生活，将她们理想中的“爱情”王国整个捣毁了。但是她们为了钱财、权力去引诱男人们的时候，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天经地义。她们要的其实连“爱”都不是，直接要的便是钱财和权力。这样的女人，尽管不足取，但对绝大多数男人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性。因为他们不进入她们猎获的视野。但是钱财并不雄厚，权力也没大到定能满足她们虚荣心的不自量的男人，若一厢情愿地将她们当成了理想伴侣苦苦追求，那也是愚不可及。
作家龙应台说：“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，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。在这一点上，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。”就像梁晓声所说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爱与被爱，需要理想与担当。所以，梁晓声不仅属于一个时代，更属于他生活的一切时代！


   

image1.png




